
对美国亚裔种族化性别歧视的起源

〔美〕郁 丹 (Dan Smyer Yu)

引 言

赵健秀 ( Frank Chin)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著名亚裔剧作家之一 ,他在华裔与日裔文学选集《哎

咿 !》( The B ig A iiieeeee! )中写道 : 因为“太长时间被忽视、被排斥在参与美国文化的创造之外 ,美国

亚裔很受伤 ,感到悲哀、愤怒 ,同时也诅咒和困惑”。①

在主张美国亚裔同样是其自身传统文化的“选民”时 ,赵健秀使用了男性第三人称所有格代词

“他的”。这个文学选集没有将在当代拥有广泛读者群的美国亚裔女性作家的作品收录其中 ,诸如

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斗士》(W om an W arrior)和谭恩美 (Amy Tan)的《喜福会 》( The

Joy Luck C lub)。这并不是由于赵健秀及其同事的疏忽 ,而是源于他刻意地对主流出版机构和媒体

组织的抗拒。赵健秀认为 ,那些作品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想象 ,不是事实 ,也不是中国文化 ,算

不上是美国亚裔文学”。② 赵健秀指责谭恩美夸大了中国文化中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他还公开地

批评汤亭亭是“一个主张社会同化者”,迎合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亚裔的歧视 ,称她的作品是“边

城妓女的谈话”。③ 赵健秀将汤亭亭和谭恩美归为所谓的“伪美国亚裔作家”之类 ,认为她们服务于

美国主流媒体 ,把亚裔男性宣传为女性化的和对美国社会有危险的 ,而把亚裔女性想象为极度女性

的和性欲过度的。这样 ,原本来自同一文化环境的男性和女性就被划分开来。④

本文试图以一种批评的态度探询 : 为什么赵健秀认为亚裔美国人被排除在美国主流文化之

外 ? 为什么在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划分 ? 首先 ,本文将做一个历史的梳理 ,在一

个历史的背景中 ,去考察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被视为特殊的社会性别角色时美国政府所起的作用。

其次 ,将做共时的探讨 ,讨论美国政府是如何强化在白人主流社会中流行的对亚裔的看法 : 把亚裔

男性看作女性化的和无性征的 ,把亚裔女性视为极度女性的和性欲过度的。此外 ,将分析传教士和

媒体是怎样附和美国政府的这种歧视行为的。总之 ,无论是用历时的还是用共时的方法 ,都旨在解

释亚裔美国人曾经历过的种族化性别歧视的起源和机制。

本文将运用性别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处于社会政治不平等境况中的亚裔美国人。目前对性别研

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本文采用的是乔茜弗·博罗兹 ( Jozsef Borocz)和凯瑟琳·维德里

( Katherine Verdery)的研究方法。她们认为 :“性别研究并非只是关于女性的研究 ,而是关于女性和

男性之间关系的研究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它都涉及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一。”⑤这

与弗洛拉·安西斯 ( Flora Anthias)和尼娜·尤阿瓦尔 - 戴维斯 (N ira Yuaval2Davis)以及其他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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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 ,她们认为这是“对固有的民族优越感和西方白人种族主义进行批评的

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①

在本文中 ,“亚裔美国人”主要涉及移民到美国的华人 ,关于他们在国家层面、宗教方面和媒体

宣传方面所经历的遭遇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当然 ,其他的亚裔美国人诸如日裔美国人、

越南裔美国人等 ,也经历过与华裔美国人相同的种族化性别歧视。

政府层面 : 种族化性别歧视的历史基础

赵健秀和陈耀光 (Jeffery Paul Chan)在他们的《种族主义者之爱》(R acist Love)一文中写道 :“白

人眼中的亚裔的形象很奇特 ,因为它是唯一的完全没有男子气概的、种族的刻板形象。⋯⋯在最坏

的情况下 ,我们 (指男性亚裔美国人———引者注 )是为人所不齿的 ,因为我们被认为是女人气的、柔

弱的 ,缺乏英勇、阳刚和创造力等传统的男性气质。”②

白人眼中的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形象曾使早期亚洲移民饱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之苦 ,而且这

种痛苦一直在延续 ,并被“性别角色体系 ”( sex2gender system )进一步强化 ,它是“一个制度化的体

系 ,根据文化定义的性别角色来分配资源、财产和赋予人们特权 ”。③ 从 19世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 ,美国的“性别角色体系”曾公然控制华人和其他亚洲移民的性别。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 1852年“只有 19名中国女子居住在这个城市 (旧金山 ) ,

相对于 2954名中国男子 ,这个比例是 1 ∶155”。④ 据 S·W·孔 ( S. W. Kung)的研究 ,中国移民中男

子占绝大多数的原因主要与美国经济有关。在 19世纪早期 ,美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而亚

洲劳工尤其是华工的输入则有效地补充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以及采矿业所需的劳力。⑤ 然而到

了 19世纪末 ,对亚洲移民的敌视开始影响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正如 S·W·孔所指出的 :“在

1886年 ,埃玛·拉扎勒斯 ( Emma Lazarus)小姐为自由神像写下这样的碑铭 :‘给我你们的疲惫、你们

的贫困。’或许她表达出了大多数身在美国的人们的情感。她当时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国会在

通过了 1875年和 1882年法案以及 4年前的排华法案后 ,就已结束了门户开放政策。”⑥

据吴程建 (Cheng2Tsu W u)的研究 ,从法律上反对华人移民和其他亚洲移民的情况早在 1875年

以前就存在了。1858年 ,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禁止亚洲移民从加州入境的法案 ,

规定 :“任何华人或蒙古人种的个人或群体 ,将不允许进入这个州 ,或在这个州的任何港口及其他

地方登陆⋯⋯登陆的华人或蒙古人种的个人或群体将⋯⋯受到相应的惩罚。”⑦

在 1882—1902年间 ,美国国会通过了至少 30个内容与上述 1858年加利福尼亚州禁止亚洲移

民入境法类似的法案。⑧ 根据这些法律 ,不仅亚洲移民在美国没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而且同对

待其他有色人种移民一样 ,不允许亚洲移民加入美国国籍和获得公民权 ,因为这是“自由的白人 ”

才能拥有的资格。

这一连串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根据美国政府的“性别角色体系 ”而产生出来 ,不仅长期将亚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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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劳工与他们的配偶分开 ,还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政治权利。他们被美国社会遗弃 ,但又是在国

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工作最努力的人。在阅读美国亚裔的历史时 ,我想 ,给他们最深的伤害是剥夺

了其作为成年人和成为父亲的权利 : 不允许已婚者与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团聚 ,未婚者则没有机会

去结识潜在的结婚对象。在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之下 ,亚洲女性若想移居美国则受到更严格的控

制。那些已进入美国的亚洲女性移民面临着性别上和种族上的双重折磨 ,因为美国白人主流社会

认为亚洲女性的性欲与欧洲裔美国女性不同 ,亚洲女性移民是妓女 ,是“诱惑年轻的白人男孩走向

堕落生活”的人。① 艾斯比利图 ( Yen Le Esp iritu)对 1875年的移民法有如下评论 :“把焦点集中在

界定亚洲女性的道德上 ,以此作为其进入美国的依据 ,说明了在美国的移民法中存在性别歧视和种

族歧视。”② 在这个法律颁行的 15年中 ,美国的亚洲移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男、女性别比 ,达到了

27 ∶1。③ 如此高的性别比导致亚洲移民中已婚男子的家庭生活几乎不复存在 ,而单身汉也不可能

找到配偶。无情的国家法律不仅把亚洲移民男子同其配偶以及潜在的结婚对象分开 ,而且还不准

他们与欧裔女性结婚。1924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移民法 ,明确地拒绝“中国女性和妓女 ”入

境。④ 根据该法 ,“任何一个华人男子与一个美国女子结婚 ,将导致她失去公民权”。⑤

这一时期的立法机构被那些从种族上歧视亚洲人的美国人所控制。1878年 ,加利福尼亚州召

开了一个制宪会议来处理“中国人的问题”,结果是中国人被禁止进入加利福尼亚。投票的过程不

但不公平而且是不合法的 ,因为在“152名代表中 ,有 35人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欧洲人 ”。⑥ 美国移民

法依据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标准使得亚洲移民不可能享有与其他移民同等的机会 ,更不可能同等地

参与政治活动。

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性别角色体系”的合法化 ,不仅侵犯了美国男性亚洲移民繁衍后代的权

利 ,同时也剥夺了他们自由择业的权利。亚裔男子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诸如洗衣工、餐馆工和家政

服务 ,从属于白种男人和女人。⑦ 一位从事家政服务的美国日裔男子曾这样悲叹自己社会地位的

变化 :“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 ,回想着我的生活都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晚饭后 ,要刷洗所

有的盘子、锅、杯子等 ,对我来说 ,这是相当艰苦的工作。当我走进饭厅 ,将所有的银餐具放入餐具

柜时 ,我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穿着白色的外套和围裙 ! 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泪水

夺眶而出 ,我将脸埋在了双臂中⋯⋯”⑧

正如伊莱恩·H·金 ( Elaine H. Kim)所指出的那样 ,生活在一个没有女人、无性和无孩子的世

界中 ,亚裔男子被从“成年人中剥离出来 ,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中 ,被判以‘永久的少年时代 ’”。⑨ 亚

裔男子常常从妓女那里寻求安慰。艾斯比利图在对亚裔美国男子和女子进行研究时发现 ,绝大多

数华裔男子“把妓女看作为他们大型的单身汉社区提供必需服务的人 ”。�λυ 在华人社区 ,这些妓女

被认为是“叭哈柴”( baak haak chai) �λϖ 或者是众多男人的“老婆”。�λω

本森·唐 (Benson Tong)在一项关于 19世纪在美国的华人妓女的研究《不顺从的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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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subm issive W om en)中指出 ,华人妇女卖淫是通过一个由商人、政府官员和轮船公司勾结成的网

络来实现的 ,例如美国驻香港的领事“常常自己就是商人 ,同样是这种罪恶交易的帮凶 ”。① 这些华

人妇女被带入美国后 ,常会受到暴力虐待 ,“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处于最肮脏的奴隶般的环境

中”。② 她们的工作以及她们的身体被许多具有不同身份的人牢牢地控制着 ,诸如妓院老板、黑社

会分子、警察以及移民官员 ,这些人都对此交易收取保护费。③ 还有一些白人则以高额租金把自己

的房子租给妓院。④

19世纪中叶至二战期间 ,这种强制性地将美国亚裔男性与女性分开的行为被各种法规强化。

据唐纳德·乔尔里奇 (Donald Geollnicht)的研究 ,将华裔女性与她们的男性配偶分隔开是一个“处

心积虑的安排”,目的是“防止美国华裔的人口增长 ,并破坏美国华裔男子的生殖力 ”。⑤ 在亚洲男

性移民繁衍后代的权利被美国法律严重侵犯的同时 ,他们的性行为还受到妓院老板的控制。由此

而看 ,在这段美国历史中 ,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都被那些滥用政治权利和以此捞钱的人所压制。

当时在美国 ,当选的官员和选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种族化的政治利益 : 将有色人群保持

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中 ,这个框架就是政治上和生物学上的隔离。换言之 ,形形色色的移民法是贯彻

“性别角色体系”的工具。“性别角色体系 ”不仅反映在相关法律的条款中 ,也被一些官员公然表

述。1882年 ,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约翰·P·琼斯 (John P. Jones)在向选民演讲时说 :“难道像我们这

样更高级的种族还害怕与那些低等的中国人种竞争吗 ? 反对中国人入境的主要理由不能用来反对

和我们同样种族的欧洲人⋯⋯我们天生是自由的热爱者。而中国人在何时、何地哪怕是简单地表

达过对自由的拥护 ? 然后我要问的是 ,中国有什么贡献 ? 压迫、野蛮、退化。一个文明社会完全是

物质的 ,与精神无关 ,所有的事物都可用金钱来取代 ⋯⋯”⑥显然 ,这是琼斯肆无忌惮地向选民宣

传种族主义。

制造认同 : 传教士和媒体对政府的附和

在对美国亚裔进行种族化性别压迫的过程中 ,传教士、媒体与政治家一起编织了政治上的认

同。赵健秀指出 ,基督教传教士和媒体曾参与政府对少数族裔进行性别压迫的策划。传教士和媒

体都以特殊的方式对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形象进行控制并从中获益。传教士在种族化性别

压迫中的所作所为附和了“性别角色体系”,这可以从他们的公开言论和他们针对美国亚裔尤其是

亚裔女性所采取的行动得到证实 ; 媒体在种族化性别压迫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它们将美国

历史上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以及传教士所声称的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转变为电视节目和电影 ,

为“性别角色体系”推波助澜。⑦

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待亚裔美国人。正如赵健秀所指出的 ,白人主流社会

以基督教教义为道德标准 ,作为被赦免原罪和被判有罪的分界线。这是一个暴力性的“道德武

器”,用来征服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与白人说不同语言的人们。⑧

在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颁行之前和颁行期间 ,这个“道德武器 ”主要用来对付美国亚裔女性。

在旧金山的唐人街 ,有一个基督教长老会的传道院 ,由唐纳德·卡梅隆 (Donaldina Cameron)女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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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创建 ,被称为卡梅隆大楼。卡梅隆女士将这座大楼专用于安置那些从妓院逃跑出来的华

人女子 ,并向她们传教。赵健秀指责卡梅隆女士的传教行为是“只挑选为中国男子提供服务的妓

女”,他还指出 :“妓院满是华人女子 ,只接待白人顾客 ,诸如卡梅隆大楼的隔壁邻居 ,真该死。”①

除卡梅隆大楼之外 ,还有另外的妓女改良所 ,如卫理公会派的传道院。据本森 ·唐的研究 ,有

相当多的妓女从其老板那里逃出来 ,她们常常乐于居住在改良所中 ,然而 ,她们“更像是被当作囚

犯来对待”。② 在这些地方 ,作为曾经的妓女 ,她们的日常生活处于传教士的监督之下 ,事实上她们

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 ; 来访者特别是男子均被严格地筛选过。③ 本森·唐坦率地指出 ,那些被援救

的女子只不过是在过着另外一种关押生活 :“隔离和界限严格的生活只是在性质上与妓女的生活

不同。尽管有序取替了无序 ,端庄代替了陋习 ,这些女人仍然是被遗弃的。她们不能经历常人的平

凡生活和与社会产生相互影响。”④ 传教士的救助事业就是计划将曾经的妓女感化为基督徒。本

森·唐指出 ,由于大多数白人女性援救工作者出身于新教徒中产阶级家庭 ,于是教导的内容是向亚

裔女子灌输维多利亚女王时代⑤的女性道德观念 ; 而传教士的工作是反复地向这些曾经的妓女灌

输“‘真正的女人’的箴言 ,那就是纯洁、虔诚和热爱家庭 ”。⑥ 在传教士的引导下 ,维多利亚时代的

价值观被传授给亚洲女性移民。正如辛西娅 ·恩洛 (Cynthia Enloe)所指出的那样 ,维多利亚时代

价值观中的“真正的女人”是一种殖民主义“崇尚女性阴柔”的类型 ,于 19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流行 ,

这种“淑女的举止是帝国主义文明的支柱”。⑦ 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向亚裔美国人灌输维多利亚时代

的价值观 ,就是要证明白人对“愚昧民族”的殖民是“正当”的。

通过对传教士业绩进行夸大不实的报道 ,给人们以传教士是英雄而非殖民者和压迫者的印象。

在当时美国的报纸和传教士的自传中 ,常常有多少女孩被“热心地拯救 ”的报道。⑧ 但事实上并不

像传教士所说的那样在其教导下有那么多的亚裔女子皈依基督教。在 1873—1881年间 ,卡梅隆大

楼中有近百名寻求庇护的妇女 ,其中仅有 10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 在 1882年 ,有 140多名华人妇

女居住在旧金山华人街的卫理公会教派的传道院 ,然而最终只有 34人皈依基督教。⑨ 而且许多曾

经向基督教组织寻求庇护的妓女在她们婚后就断绝了与这些组织的联系。尽管如此 ,传教士却有

自己的解释。一个援救工作者 E·V·罗宾斯夫人 (M rs. E. V. Robbins)曾说 :“要驯服野蛮人是最

困难的工作。”�λυ 有的传教士则将亚裔妇女的反抗看作她们对白人社会的恐惧。�λϖ

传教士只努力援救亚裔妇女和向她们传教 ,却完全忽略了根本性的问题 ,即美国白人主流社会

对亚裔美国人进行种族的和性别的压迫问题 ,特别是完全忽略了那些性和生殖权利被不公平的法

律和恶毒的性产业老板所侵犯的亚裔男子。在援救亚裔妇女事业开始之前 ,传教士所做的完全是

反面的努力 ,那就是为了提升他们自己的“道德”上的优越性 ,尽可能地诬蔑亚洲民族和文化。

传教士和媒体与政府紧密地站在一起 ,它们不仅同意政府对美国亚裔在种族上和性别上的压

迫合法化 ,而且捏造出美国亚裔的刻板形象来误导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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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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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λυ

�λϖ

Frank Chin, “Come A ll Ye A sian American W 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in Jeffery Paul Chan, Frank Chin, Lawson Fusao Inada,

and Shawn Wong ( eds. ) , The B ig A iiieeeee! :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 erican and Japanese Am erican L itera ture, p. 16.

③ ④　Benson Tong, U nsubm issive W om en: Chinese Prostitu tes in N ineteen th - Century San Francisco, p. 186, 18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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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 ,天主教神甫 J·C·布沙尔 (James Chrysostom Bouchard)在旧金山做了题为《华人还是

白人 ,哪个 ?》的演讲 ,在讲演中其种族偏见暴露无遗 :“人们可以把一个忠实、善良的仆人开除 ,因

为工资实在太高了。为此 ,可以接纳这样的一些不道德的人进入家庭 ,因为他会以较低的价钱工

作 ,但这可能会使孩子们被这样一些不幸的、盲目崇拜的、堕落的、腐化的和懦弱的人种玷污和毁掉

⋯⋯我们缺少的是白色人种⋯⋯只有这个种族被证实了能自我管理或具有真正进步的文明。”①

传教士从道德上诋毁美国亚裔 ,影响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大部分人。

同时 ,美国媒体针对美国亚裔的种族化性别歧视的作品也在误导民众。正如赵健秀所指出的 ,

媒体“热衷于华人女子对华人男子的诘难 ”。② 它们渴望继续传教士对华人女子的援救事业 ,重现

植根于排斥亚洲移民法中的性别隔离。张莉莉 (L ily Chang)在《华裔美国女孩是什么样子的 》中写

道 :“一旦我们离开了唐人街的餐馆 ,我们更喜欢自由的爱人 , (因为他们 )有更丰富的情感和更热

烈的风格。简言之 : 白种人。”③赵健秀毫不犹豫地批评张莉莉所持的“极端的认同转变的表述”和

流露出的“白种幻想”。④ 据赵健秀研究 ,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仍被作为种族和道德上的他者出现在

媒体上。在排斥华人移民法颁行和传教士援救亚裔妇女事业开展期间及之后 ,美国媒体始终在创

造种族化和性别化的作品误导大众 ,这些作品的内容包括合法化的种族主义和早期美国传教士对

亚洲移民的歪曲性描写。

媒体对美国亚裔不断实施“形象控制 ”。⑤ 在形象的构建中 ,亚裔美国人被他者化。正如达雷

尔·Y·哈玛莫托 (Darrell Y. Hamamoto)所指出的那样 ,“形象控制 ”是“为使他们 (指美国亚裔———

引者注 )在美国主流社会中 ,文化上处于边缘、政治上软弱和精神上被疏远”。⑥

伊莱恩·H·金、达雷尔·Y·哈玛莫托和吉娜·马尔凯蒂 ( Gina Marchetti)等美国亚裔学者在

研究中都注意到 ,在美国媒体作品中出现的亚裔有两种类型 :“好的”亚裔和“坏的”亚裔。

伊莱恩·H·金认为 ,对于亚裔美国人 ,媒体作品有一种普遍性的描写倾向 :“‘坏的’亚裔是阴

险的恶棍和残忍的游民 ,不能被欧洲人所控制 ,因此都必须被消灭。‘好的 ’亚裔是可以被欧洲人

英雄拯救的无助的异教徒 ,或是忠诚、可爱的合作者、伙伴和仆人。”⑦

达雷尔·Y·哈玛莫托对“好的”亚裔的研究显示 ,白人青年会去寻访贤明的亚裔 ,可是 ,一旦

白人青年学会了他们所需要的本领 ,贤明的亚裔就成为他们社会中的下属 ,更是在他们的保护之

下。⑧ 在涉及亚裔的电视节目中 ,“好的”亚裔的作用是消灭那些不可同化的“坏的”亚裔 ,同时要给

人一种白人是谦逊的和无私的印象。“成年后的白人英雄被号召去保护那个在白人和‘坏的 ’亚裔

手下饱受折磨的黄皮肤师父 ,以报答他传授特殊本领之恩。从表面上看 ,这种象征性的‘报答 ’形

式似乎是无私的 ; 而事实上 ,这种世代交替的倒置使学生重新得到在他的师父之上的一个优越的

社会地位 ,从而保留这种拱形的白种人 /统治 - 黄种人 /从属的关系。”⑨

“好的”亚裔还可以是“无私的 ”和可有两性关系的年轻亚裔女子。达雷尔 ·Y·哈玛莫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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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曼特利 (John Mantley)的电视节目进行了研究。《荒野大镖客》(Gunsm oke)是一个亚裔女子

作为白人男子的异性伴侣的故事。在《枪手》(Gunfighter, R. I. P. )中 ,亚裔洗衣工和他的女儿被三

个流氓骚扰 ,洗衣工被杀害了 ,就在女儿要被侵犯的关键时刻 ,一个白人英雄出现了 ,他把这三个流

氓打败 ,但自己也身受重伤 ,是这个年轻亚裔女孩的照顾使他生还。这个白人英雄搬到她的家里 ,

并不可避免地与她坠入爱河。在故事的最后 ,三个流氓又回来了 ,这个亚裔女孩跳出窗户转移流氓

的注意力 ,再一次救了白人英雄一命。达雷尔·Y·哈玛莫托指出 ,在这类描写白人英雄和亚裔女

子之间关系的电视节目中 ,亚裔男子被排除了 : 为了创造白人男子的英雄行为 ,他必须死去。这

样 ,这个白人英雄取得照顾亚裔女孩的位置 ,既是社会的 ,也是两性间的。与描写非白人男子与白

人女子之间关系的电视节目不同 ,白人英雄不受种族界线的约束 ,但得承认他继承了亚裔男子的财

产 ,并得到了亚裔女子。哈玛莫托指出 :“哪里出现族际通婚 ,哪里就有可被宽恕的过错 ,特别是通

婚出现在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非白人女子之间。一个性别岐视和种族岐视的结合使得这种族际通

婚的形式更可被接受。”① 安·斯托勒 (Ann Stoler)指出 ,这是一种建立在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不

道德的权利关系 ,这种族际通婚的类型是一种“性控制”的“基本类型和种族标志”的形式。②

基于这种种族的和性别的支配范式 ,在好莱坞和美国主要电视网络发展出了一个专门描述亚

裔美国人的流派 ,吉娜 ·马尔凯蒂称之为“白人骑士 ”流派。③ 这个流派宣传的是种族化性别歧

视 ,内容充满被阉割的亚裔男子以及白人男子对亚裔女子富有色情意味的想象。当亚裔男子受压

制时 ,亚裔女子就被白人英雄拯救。这是 19世纪晚期传教士对亚裔女性的救援事业以一种新的形

式的重演。对“白人骑士”的基本叙述 ,被置于一个三角关系中 : 一个白人英雄、一个柔弱而美丽的

亚裔年轻女子 ,以及一个“坏的”且毫无男性气质的亚裔男子。在这个流派的作品中 ,在为亚裔女

子讨回公道之前 ,“坏的”亚裔男子常被白人英雄杀死。1985年好莱坞出品了电影《龙年 》( Year of

the D ragon) ,故事发生在某个唐人街。男主角斯坦利·怀特 ( Stanley W hite)是一名律师 ,他代表着

正义 ; 男二号乔伊·泰 (Joey Tai)是一个年轻的亚裔恶棍。显然 ,斯坦利·怀特和乔伊·泰之间是对

手关系。斯坦利·怀特和乔伊·泰分属不同的种族 ,两个人都英俊并为各自不同的目的使用暴力。

当斯坦利·怀特与美丽的亚裔女主播特蕾西·朱 ( Tracy Tzu)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受到乔伊·泰及

其同伙的袭击时 ,斯坦利·怀特如同“骑士 ”般的行为使种族间的张力凸显出来。最终斯坦利·怀

特打败乔伊·泰及其同伙 ,使唐人街恢复了秩序 ,并赢得了特蕾西·朱的芳心。根据吉娜·马尔凯

蒂的分析 ,这部影片所表达的是 ,斯坦利·怀特“作为白人、男性和明确的异性恋者的英雄 ”,象征着

白人父权制的社会秩序 ; 而乔伊·泰以他“女性化的姿态接受了白人英雄的支配”。④

在历史上 ,传教士和媒体在控制亚裔美国人的形象上都追求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这是一个

“制造认同”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政府维护国家的“利益 ”,并且告诉

公众“应该如何对待那些他者”。⑥ 正如 B·威廉斯 (B rackette W illiam s)所说 ,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

典型 ,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生物学上被赋予的原始欲望 ,即比之‘异类 ’更喜欢‘我类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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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美国政府以及传教士和媒体的共同努力 ,亚裔美国人被强制性地归入“异类 ”,亚裔男性和女

性在“性别角色体系”中被划为不同的“角色 ”,这种“角色 ”分别与对亚裔体力劳动的需求和“我

类”在性方面的需要相一致。

结 语

赵健秀曾说 :“如果所有的白人都已从美洲消失的话 ,现在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 没有更多的

白人来摆布我们 ,或让我们害怕、设法铭记或证明我们自身。为什么我们美国亚裔⋯⋯必须团结起

来 ? 什么是‘亚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 ’和‘日裔美国人 ’?”① 如果跳到美国的现实之外 ,赵健

秀的想象或许可为他提供一个乌托邦 ,在这个乌托邦中 ,他或许可拥有咫尺空间和片刻时间去寻找

亚裔美国人的自我认同。赵健秀要寻找亚裔美国人的认同的行为 ,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行动的典

型。恩洛 (Cynthia Enloe)指出 ,这是“源自男性化的记忆、男性化的耻辱和男性化的期盼”,是由“对

‘被阉割’的愤怒或是变成‘餐馆工的国度’”点燃的。②

对于这种按种族定义“我类”和“异类”的二分法 ,赵健秀只好不断地否定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

美国亚裔身份的各种定义。陈耀光曾对美国华裔认同这样论述 :“美国华裔的身份还有待定义。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我们不是什么 : 不是欧洲人 ,不是中国人 ,不是美国黑人。为了使这个身份变得

更清晰 ,我们必须首先‘抛开什么是中国的和什么是白人的 ’,然后试着达到一致 ⋯⋯美国华裔的

认同还不存在 ,随着它的不断积累 ,它将会出现。”③

美国亚裔社区中存在的种族化性别歧视也妨碍了亚裔对本族群的认同。艾斯比利图通过研究

发现 ,种族化性别歧视是白人男性霸权主义的产物 ,她指出 :“要赢得白人男性的爱 ,亚裔女性不仅

必须放弃亚裔男性 ,而且必须放弃她们整个的文化。”④在这种意义上 ,美国亚裔男性遭受双重的

阉割 : 一是来自处于主导地位的白人 ,二是来自本族裔女性。这种处境与美国黑人男性相类似。

20世纪 60年代的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 (Malcolm X)曾诅咒“那些继续追随白种男人的

黑人妇女”。⑤ 根据 P·皮尔斯 ( Paulette Pierce)和 B·威廉斯的分析 ,当时黑人妇女“与白种男人相

通被视为一种制度上的构成 ,并成为一种常态”。⑥

美国历史上白人男性、亚裔女性和亚裔男性之间的这种三角关系 ,在各种情形下都是不正常

的。首先 ,在历史上 ,美国政府不仅不给予亚洲移民公民权 ,而且建立了种族化的“性别角色体系 ”

将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相互分开。这样 ,政府既是种族歧视者又是性别歧视者。其次 ,在各种代理

人的帮助下 ,亚洲女子被非法走私到美国的性产业中 ,供亚裔“已婚单身汉 ”和白人男子消遣。在

这个意义上 ,政府是一个“隐蔽的皮条客”。⑦ 第三 ,美国的一些白人公民 ,如传教士和“白人骑士 ”,

把亚裔女子从妓院里“援救”出来 ,成为充满矛盾的“行善者 ”,而且这种“善行 ”只针对美国亚裔女

子。第四 ,对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而言 ,美国的亚裔男子既是危险人物 ,要被“白人骑士 ”杀死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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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培养为皈依基督教的“模范少数族裔 ”。① 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难以走出这种怪异的三角关

系 ,这也反映在以赵健秀和汤亭亭为代表的冲突和对话中。种族意识深深地渗透于美国社会 ,生活

在那里的亚裔为建立本族裔的自我认同 ,确实需要持续的努力。

在美国 ,种族意识在白人主流社会“塑造”美国亚裔男性和女性外在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这种意识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 ,它从白人对世界上许多地方的非白人进行殖民时就已

开始 ,并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演变。种族意识充斥着一系列两极分化的概念 ,如文明的与不文明

的、高尚的与野蛮的、先进的与落后的。约翰尼斯·费边 (Johannes Fabian)用了“类型学的分期 ”

( typological time)一词来说明这种思维惯式。他说 :“类型学的分期成为一种资格衡量的基准 ,如文

字出现以前比之有文字的、传统的比之现代的、乡村的比之工业的 ,以及一大堆此类的排列 ,这些成

对的概念还包括部落的和封建制的、乡村和都市。在使用这些概念时 ,分期差不多完全脱离了它的

矢量和自然的内涵。应代之以一种动态的衡量标准 ,这种衡量标准体现出国家的一种性质 ; 然而 ,

这种性质参差不齐地分布在这个世界上。”②

这种双重意义的从定性上的划分 ,将世界划分为变迁的与永恒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自我与他

者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 ,并将这种人为划分“合法化 ”。美国历史上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以及传教

士和媒体对美国亚裔的歪曲描写 ,都是这种定性划分的结果。按照吉塞拉 ·卡普兰 ( Gisela

Kap lan)的说法 ,这种国家的类型产生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它“采用了一种霸权的姿态 ,相信它

自己的文化是更好的 ,因此相信自身有责任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播给他人”。③

当美国的多数公民相信这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时 ,“异类 ”在这个国家就易于成为种族暴力和

性别暴力的牺牲品。换言之 ,政府和白人公民都在促进“我类 ”的团结 ,但这种类型的“团结 ”是以

牺牲本政体中“异类”为代价的。例如 , 1885年在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 (Rock Sp rings)发生的对

美国华裔的大规模屠杀即是这种“团结”造成的恶果。据一个目击者说 :“在暴乱中 ,那些掠夺者和

抢劫者是 (白种 )男人、(白种 )女人和 (白人 )小孩。即使那个原来教中国人说英语的女人 ,也在偷

手帕和搜寻其他物品。”④

在白人和非白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 ,美国亚裔自己的传统文化被美国主流社会对文化

的定义所践踏。两种文化类型跨越彼此的边界 ,通过美国亚裔为争取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努力 ,形成

一些新的文化。与其他种族和族群一样 ,美国亚裔的认同有待于完全摆脱种族的和性别的压迫及

文化差异才能形成 ; 也只有到那时 ,美国亚裔才有可能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

(郁丹 ,教授 ,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学和民族学中心 ,北京 , 100081)

〔责任编辑 : 丁克定〕

78

对美国亚裔种族化性别歧视的起源 　

①

②

③

④

Yen Le Esp iritu, Asian Am erican W om en and M en: Labor, Laws, and Love, p. 110.

Johannes Fabian, Tim e and the O ther: How Anthropology M akes its O t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3.

Gisela Kap lan, “Fem inism and Nationalism: The European Case”, in Lois A. W est ( ed. ) , Fem inist N ationalism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9.

Cheng2Tsu W u ( ed. ) , Chink! , p. 157.


